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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书案上，摆着一件特殊的石供，底座是一个紫檀

木小几子，圆圆的，直径不到20厘米，四条腿儿像四条虬曲的
小蛇，努力背负着那个紫檀木小几子，让它显得平稳而安详，让
它矜持，让它端雅大方。我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我只随
意叫它“瓶托”。在紫檀木“瓶托”上边，是一个莹润的“白玉笔
洗”。它于此已经不止于洗笔的功用了，我改变了它的用途，我
让它的品质更加尊贵和神圣，那是因为，我放置的是一块特殊
的石头，只有那个白玉笔洗才配得上那块特殊的石头。
我说那块石头“特殊”，并非那块石头形态殊异，也不是

那块石头具有绚烂色彩。它虽然只有拳头大小，却给人沉甸
甸的感觉。径寸之间，纹理清晰，氤氲着黛色、灰色、褐色，以
及赤橙黄绿青蓝紫，但每一种颜色并不分明。你想要什么颜
色，你喜欢它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什么颜色，完全可以由你主
观决定。但你所看到那种颜色，却又是风烟共色，意象混沌，
像云、像雾，又像梦。它并不清秀，亦不玲珑，既不纤巧，也不
妖娆。燃一炷檀香陪着它，仿佛有一点仙气萦绕，任由它柔
和地缥缈，柔和到宛如古筝罢弹之后犹然余韵悠悠。
它不是普通的石头，它是“星宿”，来自我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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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山西，下辖凤台县，隶属泽州府。州县之南，青

山之间，有个安静的小镇名字叫大箕。蝴蝶山逶迤其南，晋普山
巍峨于西，大箕河与南峪河交汇于小镇东。在两河交汇的地方，
有一块大陨石，历尽风雨，岿然于宽阔的河滩上。埋在地下4米
多，祼露在地面上将近两米高。四围青山，河滩上芦苇青青，它
则独尊中央，像水中屿，像一座小丘包，像一只金色的香乳，待哺
天宇中每一颗不停眨眼睛的小星星。有时会落几只蓝蜻蜓和红
蜻蜓，不时会有蛙鸣，水鸪鸪也会落在上边点着头叫雨。
我们不叫陨石，我爷爷管它叫“星宿”，我们也都习惯

叫“星宿”。
“星宿”什么时候落户到了我们小镇东？没人知道，没有

文字记载，小镇那个“星宿”便只有猜测，没有历史。我们不
求它有历史，但我们却想知道它的来历。当五爷给我们讲牛
郎织女故事的时候，我们会问五爷，星宿都在天上，那一个星
宿为何孤零零落在我们小镇东？五爷说，它可能也是个“织
女”吧，下凡后回不去了。
“织女”落在了我们小镇东的河滩上，多么神奇！多么有

趣！真的是一个“织女”，把一河水都织成了蓝蓝的绢，还织
了好看的涟漪和浪花。“织女”撩拨河水的叮咚声，仿佛小镇
上女儿们在弄机杼。落一阵小雨，河水便会陡涨，“织女”拨
弄水的声音会大到恰如小镇上的八音会。
“织女”周围的水深而清，我与香锁、昌路、富魁、富裕，一

伙小朋友常常到“织女”身边洗澡、凫水、打水仗，浑身水淋淋
地在“织女”身上爬上爬下，就像拱在母亲的怀里。
水光映着月光，一闪一闪，仿佛“织女”在眨眼睛。大人

们说，“织女”要睡觉了，孩子们也会安静下来。
有趣的是，“织女”名字虽然好听，却让小镇上的牧牛娃羞

于去镇东的河滩上放牧。更可笑的是，那些单身汉却会常常坐
在河边发呆。我那个跛足和哥老师，时不时徘徊在河堤上，低
吟“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为此，人们便很少叫她“织女”，多是庄重地叫它“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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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家乡的日子里，我的梦里总有“星宿”。
夜深人静时，凭窗仰望繁星满天，也难消解我对“星宿”

的思念。
每次回故乡，我都会去看“星宿”；离开时，心里总有点依

依不舍，我感谢它陪伴我度过那个童话般的少年时代。
多少年没有回家乡了，瞬息沧桑，“星宿”还好吗？
2016年夏天，我有幸回家乡参加讨论拓展文化旅游事业，

与村委会主任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他，小镇东河滩上的“星宿”如
何？“星宿”在，大箕的希望就在。红布写上“到大箕看星宿去”，制
作成横幅，到处张挂；制作成旌旗，到处张扬，大箕小镇会火起来。
村委会主任真是个有为的青年“村官”，立即组织人马，调动

挖掘机、吊车、工程车、农用车，在东河滩启动了一项浩大工程。
挖开沉积的河泥沙石，见到“星宿”真容那一刻，小镇上的年

轻人都欢呼起来，一个个都像考古学家，拿手指头小心翼翼地抠
去坑凹里的泥土，拿笤帚和刷子轻轻地扫去缝隙中的沙砾；噘起
嘴巴吹去浮尘，汲来清泠泠的井水冲洗泥污。
我蒙尘多年的“星宿”，终于披着一身金光，再一次回到了人

间，矗立在小镇的东河滩上，峥嵘而崔嵬。它像一匹金驼步越关
山，像一只金鹤矫翼旷野……
“星宿”的重新问世，惊动了小镇领导，即刻就请了晋城市文

物专家进行鉴定。专家鉴定后认为，小镇东河滩上的“星宿”
由形态、颜色各异的材料组成，有的地方平滑整洁，有的地方
却斑驳陆离。整块巨石的成分、成色也不相同，碎块的分量比
普通石块沉重许多。结合河床地质层分析，他断定这块巨石
是“类似冰川沉积岩陨石”。国际陨石协会总顾问用仪器探测
后认为，我们的“星宿”是水冰包容性陨落物体，是世界上最大的
月球角砾岩陨石。
实在是罕见的陨石，镇上和村委会立即派人把“星宿”保护

起来，任何人不得从“星宿”上掘取一沙一砾。散落在“星宿”周
围的一把泥土，一块碎石，也让人捡拾起来，以备将来珍藏到“陨
石馆”。为我的建议，赠我拳头大的一块“星宿”作纪念，便是我
的“星宿供”。
为“星宿”面世，镇领导很快就做了个决定，把老北岭改称

“五指山”，举小镇之力，在五指山建了一个“陨石主题公园”，开
辟了“一星广场”，建起了“陨石馆”，修了座“一星塔”。我草拟的
碑文开宗明义告诉世人，我们的“角砾岩陨石”是“世界第一
星”。是的，世界原来有过第一星，系非洲纳米比亚南部的大陨
石，长2.75米，宽2.43米，重59吨。而我们的“星宿”高6.8米，周
长17.2米，重148吨，相比之下应该是小巫见大巫了。
五指山的“陨石馆”以蓝色钢化玻璃造成穹窿式的圆顶，柱

体上绘有各样陨石和天文图识，通过透明的蓝色穹顶，参观的
人可以一探天体的奥秘。2016年重阳节前，小镇人要喜迎“星
宿”入馆。九月的山菊花开得烂漫，红红的柿子像一盏盏刚刚点
燃的小灯笼。白鸽在飞，喜鹊在唱。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喧嚣
的人声中，“星宿”被安放在了“陨石馆”。“陨石馆”也是我心中的
一个大“星宿供”，与我书案上那个小小的“星宿供”遥相呼应。
在“星宿”入馆的那个傍晚，我炽热的感情无以消散，便徘徊在五
指山仰望星空。那夜星光灿烂，让我感慨万千：天上不能没星
光，人间不能没星光，人心中更是不能没有星光……
秋末的天气有点凉，满天星斗毫无倦意，似乎在对我说：高

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
是的。但愿人间美。

《鲁迅日记》1927年1月24日云：
“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四尾，同至妙奇香
夜饭，并同伏园。”29日又记：“广平来
并赠土鲮鱼六尾。”
鲁迅是1927年 1月 16日中午从

厦门出发、取道香港于18日到达广州
的，入住广州的宾兴旅馆，当晚就造访了许广平。19日移住
中山大学后，经常和朋友们吃吃喝喝，如20日日记云：“下午
广平来访，并邀伏园赴荟芳园夜餐。”21日日记云：“上午广平
来邀午餐，伏园同往……下午游小北，在小北园夕餐。”22日
日记云：“同伏园、广平至必有春夜饭，又往陆园饮茗。”23日
日记云：“午后梁匡平等来邀至大观园饮茗。”连续几天都有吃
请，可能是吃到或谈到了土鲮鱼。鲁迅是绍兴人，爱吃鱼虾等
水产品，许广平看在眼里，这才有接连两次的赠送。
土鲮鱼是鲤科鲮属动物，通常叫鲮鱼，主要产地分布在珠三

角和海南、台湾一带，头短，侧扁，腹部圆，尾鳍深分叉，有点像鲤
鱼，其对水温非常敏感，喜欢在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的水温中
生活，高于31摄氏度食欲减退，低于14摄氏度就不食，低于7摄
氏度就死亡，所以珠三角以北地区无法生长。鲁迅从北京到厦
门后，当地居民称他是北人。鲁迅是第一次听别人说他是北人，
还好奇地在信中告诉了许广平。所以鲁迅在此前根本没吃过或
没看过鲮鱼。到了广州以后，朋友的接待、招饮，和许广平、孙伏
园一起下馆子、吃夜宵，多次吃到过鲮鱼几乎是肯定的了。许广

平关心鲁迅的生活，吃喝起居在二人
的通信中多有交流，还劝鲁迅买过肉
松吃，更是用心地织过藏青色“一件
毛绒小半臂”寄给鲁迅。看到鲁迅喜
欢吃各种做法的土鲮鱼，送几条，当
然是人之常情了。

鲁迅离开厦门并不愉快，在《朝花夕拾》的小引里说到十
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后写道，“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
了”。好在广州那边有许广平、还有好友孙伏园在等候，中山
大学的教职也有了着落，加上几天的逛街、看电影、品茗、下馆
子，心情大好。查《两地书》，许广平只在1927年1月5日致鲁
迅的信中，提到过一次吃土鲮鱼，“昨四日也玩了一天……晚
上去看伏园，并带着四条土鲮鱼去请他吃，不凑巧他不在校，
等了一点多钟，也不见回来，我想这也何必呢，就带着回家，今
天要自己受用了”。
在《两地书》中，鲁迅和许广平多次提到吃喝问题，比如

1926年9月14日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说：“我已经不喝酒了，饭
是每餐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的两碗），但因为此地的
菜总是淡而无味（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我们合雇了一个
厨子，每月工钱十元，每人饭菜钱十元，但仍然淡而无味），所
以还不免吃点辣椒末，但我还想改良，逐渐停止。”9月20日信
中说：“此地的点心很好；鲜龙眼已经吃过了，并不见佳，还是
香蕉好。”9月26日信中说：“今天晚饭是在一个小店里买了面
包和罐头牛肉吃的，明天大概仍要叫厨子包做。”9月28日信
中说：“从前天起，开始吃散拿吐瑾，只是白糖无法办理，这里
的蚂蚁可怕极了，有一种小而红的，无处不到。我现在将糖
放在碗里，将碗放在贮水的盘中，然而倘若偶然忘记，则顷刻
之间，满碗都是小蚂蚁。点心也这样。这里的点心很好，而
我近来却怕买了，买来之后，吃过几个，其余的竟无法安放，
我住在四层楼上的时候，常将一包点心和蚂蚁一同抛到草地
里去。”10月4日信中说：“我在此常吃香蕉，柚子，都很好；至于
杨桃，却没有见过，又不知道是甚么名字，所以也无从买起。”
从这些与吃喝相关的书信中，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相互

关心、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
鲁迅初到广州时接受许广平两次所赠的十条土鲮鱼，这

个数量应该不算少。土鲮鱼一般体重都在一斤左右，最大能
长到七八斤，生长期主要是在4月至9月。鲁迅到广州时是1
月下旬，此时的土鲮鱼应该是成熟的土鲮鱼，就按一般论，十
条鱼也有十斤左右了。这里所指的是鲜土鲮鱼。许广平所
赠，也有可能是腌制的土鲮鱼，或腌制后晒成的鱼干。腌制
的鲮鱼干，一直都是岭南一带的特产，不少江边渔村人家的
门口，都会挂上一串串腌鱼干。无论是新鲜的土鲮鱼，还是
腌制的鱼干，鲁迅对土鲮鱼是怎么处理的呢？虽然没有明
说，我想不外乎是清蒸、红烧和炖汤三种。清蒸中，有一种
豆豉蒸鲮鱼，所用豆豉来自阳江，考究而奇妙；咸鱼炖出的
汤，汤白如奶，更是鲜甜无比，口感不是一般的好。鲁迅还
吃过以土鲮鱼为主要材料的上汤鱼面，就是将新鲜的土鲮
鱼打成鱼胶，用鸡蛋清拌匀后，挞透，蒸熟，再切成面条状，
浇上上汤，口感特别清甜。据《鲁迅日记》记载，他到广州后
所吃过的馆子，共有二十五家之多，北园、必有春、荟芳园、
大观园、妙奇香利记、陆园茶室去得较多，所去最多的馆子
是陆园茶室，一共去了七次之多，而北园的上汤鱼面又最有
名，想来没有少吃。加上身边有许广平的介绍，鲁迅对于土
鲮鱼自然就情有独钟了。

新中国成立那年，爷爷卖掉城里的药铺穿着长衫回到乡下，没有药抓，没有
书读，爷爷就不断地在乡下修路。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但在我们那土地广阔、人烟稀少、走的人并不多的山村，却很难走出路来。路总
得有人去走出来，爷爷就扛了铁锄、铁锹到处修路，于是在我们那个山村，爷爷走
过的地方便有了路，有了路的地方便走着一代又一代的乡亲们。
回到乡下的爷爷，不可能成天去修路，爷爷参加村里劳动挣工分，再凭工

分换来粮食。那个时候村里人并不多，大家集中在一块田地上劳动，场面也是
十分壮观的——一排排铁锄举起、落下，俨如油田中采油树似的。只是那时的
劳作并不能获得太多的“油水”。劳动中歇息或放工后，大家总忙着去采些野
菜野果、割些猪草牛草、抽袋水烟旱烟……爷爷不管这些，大家休息的时候，爷
爷就扛着大锄头走到田边地角认真地修起路来，铲铲杂草，垒些石头，加宽路
面……爷爷修的路并非大马路，他修的是我们到水井挑水的路，到山上砍柴的

路，到山外赶集的路……不显山，不露水，关
键这不是村里安排的农活儿，这一切并不能
换来额外的工分和赞誉，相反却因超负荷的
劳作后回家多吃饭总挨奶奶责骂，可爷爷愿
意这样做。
爷爷说，路顺了，心才顺，走得才踏实。
山村的田地自然离不了“山”字，一小块

儿一小块儿的田地披在向阳或不向阳的山
坡上，就像山民们披在身上用棕树皮扎成
的蓑衣。在这些地方干活儿时，爷爷总是
早早地出工，在荒坡上挖出一条路来，好让
上坡的人走。乡亲们干一段活儿要转向另
一片田地时，爷爷又早早地去修好另一段
上坡的路。谁知有一天，爷爷推一块挡道
的大石头，因为坡太陡，石头骨碌碌地往下
滚，一下砸昏了村长家正放羊的女儿。村
里人吓坏了，爷爷脸上也直冒汗，好在爷爷
有些医术，他走上前掐了孩子的人中，救活
了孩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爷爷因为在城里开
过药铺，以及他修路为拉拢人心、说话文绉绉
之类莫须有的理由，被推上批斗会。批斗会
设在我家院中，在家里人为乡亲们生好火、烧

好开水之后，乡亲们就开始批我那80岁长满白胡子的爷爷。有一天下了整整一
下午大雨，批斗会开到天要黑时，家屋前小河涨了水，冲走了河上的木板桥，大家
过不了河。爷爷连忙走下批斗台，叫我爸拿来锯子，走到屋后自留地中，砍倒了
两棵将来给他做棺材的红松树，搭在小河上，在上面放些木板。桥搭好后，村里
人陆续回家了。
第二天天又下雨，村里出不了工，广播又通知来我家批斗爷爷，大家踩着木

板桥向我家走来。批斗会开了一会儿之后，村长掏出怀中的报纸扔了，叫记工员
给爷爷多记4天的工分，又叫了5个壮劳力天晴后到村树林中砍三棵大柏树给爷
爷做寿棺。爷爷是村里的半劳动力，每天出工得5分，爷爷一生中得过的奖励工
分就是这一次，一下得了20分。
爷爷一生中修路最辉煌的时段莫过于他83岁那年。乡里决定修一条公路

进村挖煤，年轻时行医走过大半个中国的爷爷，见过不少公路铁路的爷爷，83岁
还走路如风的爷爷，被乡里任命为技术员，指导大家修公路。爷爷自然高兴，成
天扛把铁锹，提着洋铁皮喇叭奔走在工地上，硬是让那宽阔的公路一寸一寸地翻
山越岭往村中延伸。
公路刚修到村口，有一天在石山上打石头的村长推一块石头下来，刚好砸着

看图纸的爷爷，从来不生病的爷爷躺倒在床。
那正是春天，我读书回家走过家屋前的小河，站在爷爷搭成的木桥上摘木

耳，每年春天这要腐烂的木桥总会长出许多木耳来。爷爷喝了母亲炖好的清香
木耳汤，嘱咐爸爸和村长把他埋在公路边山崖上那块高高的荒草地中，说那地方
是他生前选好的，能把村庄看个够。说完，爷爷闭上了双眼，埋爷爷的那块荒草
地很平坦，可那崖很陡很高，没有路抬棺材上去。村长就派了几个年轻人攀上山
岩，硬是用绳子把柏木棺材拉了上去。
爷爷从此躺在那片荒草地上。因为无路上去，家里人逢年过节拜祭时，只好

在山崖底下摆上供品。
又到了春天，村庄很多地方都通了公路，没有公路的地方也修好了人行道。
路通了，心通了，我们走得很踏实。
家屋前的小木桥换成了石板桥，村里人特意把那木桥摆放在小河边，大家说

看着那木桥就会想起白胡子爷爷。撤下来的木桥上每年都会长出很多木耳，村
里却没有一个人会去摘下回家炖汤。
村里人很早就修好了公路边山崖上的登崖之路，我们乘了火车再乘汽车回

到山村，很多村里人总会和我们一样走上荒草地——
那里躺着我那爱修路的爷爷。

白露前后，在河边走的时候，没感觉到有什
么风，但沿河的枫杨树，已经叶落纷纷，秋天真的
来了。地上落了许多枫杨树的叶子，它们被吹到
路的边缘，干枯了，还没有清扫掉，好像地上哪儿
哪儿都是落叶，多少会引起人们的一些感慨。也
有一些叶子落进河里，随流水一同流走了，悄悄
地，并不惊动人们，我更喜欢季节以这样的方式
悄然来临。可是，世事并不总如人意，时间也是随
着流水一起，在不知不觉间流走的。枫杨树上的叶
子不再浓密了，一眼望过
去，无论向上，还是向远，
都有了一种空旷感。山在
眼前，山又在远处，那已是
秋天的山。在我的眼前，
秋山又有几重呢？
我对秋山似乎有一种

比较特殊的感情，这种感
情，可能是在更小的年纪
里形成的。少年时，我对
山的概念，只有一个“远”
字，山在远处，山在远方，
可望而不可即。那些山离
我都是那么遥远，从来也
没有亲近它们的机会。天
气好的时候，山是远处的一种蓝黛之色，多云或
是阴雨的天气里，山影就更加模糊了，变成一抹
深浅不一的青痕。彼时，山对于我来说，便是模
糊的一个影子，不知四季，也难分四季。
去了皖南以后，走过了一山又一山，才知道

山外有山，山外还是山，那么多的山，看是看不过
来的，看也看不厌，此时，才知道自己是那样喜欢
山。我不知道自己对山的喜欢，是不是源于对幼
时爱山而不见山的一种补偿，或许喜欢看山的种
子已经在心里沉寂了多年，当想象和现实同时出
现在眼前的时候，那份快乐是可以想见的了。
皖南的山，四季可看，但我好像更偏爱秋山

缤纷绚丽的好色彩。木心写秋天的树时，用了一
个“疯”字来形容，我读到那些文字时，心里也是
一阵狂喜的，秋叶还可以这样写吗？那些秋天的
树叶，“凉风一吹，如梦初醒般地发觉还有这么多
的颜色没有用，尤其是红和黄”“像是隔年要作
废，尤其像不用完要受罚，‘秋’滥用颜色了——

树上、地上，红、黄、橙、赭、紫……挥霍无度，浓浓艳
艳，实在用不完了”。而纵容秋树秋叶的，是那些能
包容和深藏好颜色的秋山，它沉静内敛，好像秋山就
应该包容秋叶的绚烂一样，它微笑不语，好像秋树秋
叶的美与秋山无关一样。
在皖南，山是随处可见的，或高或低，或林木丰

茂，或松石成趣，或绵延而去，或阵列如屏障。总觉
得喜欢看山的人在皖南，是幸运的。可人在山间，对
于山，有时却熟悉得视如不见。而对于我来说，在皖

南，看山是一种日常、一种习
惯，抬眼处，满眼是山，满眼
欢喜。

在塔川，秋山绚烂至
极。从田野里一眼望过去，
那些散落在田地间的秋树，
已经给了我们先入为主的印
象，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秋树
在田野的晨雾和朝阳里，是
如此的惊艳，它和那些从徽
州老房子的烟囱升起的炊烟
合谋，制造了人间的仙境。
而朝阳并不留恋这些，它制
造了人间仙境，它也让人间
仙境渐渐恢复为它该有的样

子，眼前的一切渐渐清晰起来，塔川的秋山，也渐渐
明媚起来。纷繁的秋天的树叶，在山间涂抹，那些山
影便有了层次，峰与脊，沟与谷，勾勒出了柔和而又
丰富的线条。直到此刻，我才恍然大悟，才知道一个
“重”字，对于山的意义所在。重是小山重叠的重，是
重重叠叠的重，是一重又一重的重。
想起唐代诗人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一诗中的

句子：“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送别，历来是诗
词的主题之一，秋山重重渲染了离愁别绪的氛围，
而我眼中的重重秋山，却更像是对季节的一种告
别，一个一个的秋天离我们而去，我们也将一个又
一个的秋天留在记忆里。或许，有些秋天我们已
经记不清它的样子了，就像远在几重之外的秋山，
只剩下一点模糊的光影，可那些光影，也依然是我
喜欢的。重重秋山之外，依然是我关于秋山的某些
想象，就像记忆中的那些秋天一样，是记忆，也是想
象。时光所能留给我们的，大概也只是一些零碎的
记忆和想象吧。 题图摄影：苑思思

近年来，博物馆参观热度持

续攀升，青少年日益成为参观博

物馆的主要群体，不少研学活动

也把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活动基

地。当参观博物馆成为一种大众

化的文化体验活动，特别是青少

年群体的兴趣爱好时，博物馆相应的展陈设计、配套服

务等也应优化升级，以提高、完善教育功能。

据调查，一些博物馆在展品布置中存在一些有问

题的细节，例如不少展品说明牌“惜字如金”，只有展品

名称，背景和用途要靠猜测；展览说明里的生僻字缺少

拼音标注；贴在展柜玻璃上的文字偏低偏小，观者看起

来有点儿费眼睛；掏出手机扫讲解二维码，页面却经常

不能显示等。这些展陈细节上的问题，说明有些策展

人及设计者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用户视角，缺少换位思

考，未能兼顾不同群体的参观需求。博物馆应该努力

提升人性化服务水平，以更友好的方式惠及更多青少

年参观者。

博物馆在展陈中大多并未设置针对某个群体的专

一内容，然而基于教育功能，似乎也可以推出一些具有

针对性的服务。比如，文字说明内容通俗易懂；对于深

奥的专业内容作出深入浅出的阐释。每个参观博物馆

的人都是在这一特定地域接受教育的“学生”，博物馆

可谓是一所具有独特价值的“大学校”。展示在博物馆

中与教育相关联的丰富内容，虽然没有统一的教材，也

不追求知识的完整系统，只在某些不确定性中表现文

物和艺术品的魅力，但博物馆这所“学校”的独特价值

也许就是在没有统一教材的教育过程中，以各取所需

和各有所得的方式，实现教育的意义，成为学校教育一

种有益的补充。今天我们身处变革的时代，一些博物

馆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与时俱进地吸收现代教育学

的理论和方法，创设舒适的学习情境，不断提升对参观

者的友好度，推动人性化的贴心服务。比如，湖南省博

物馆建立了3000平方米的教育中心，依据不同年龄学

生的身高配置了桌椅和洗手台，还开设专门的学生入

口、学生线路等；上海西岸美术馆开办了儿童工作坊，

不仅根据每个展览专设教育主题，而且把所有桌椅、洗

手台都按儿童适用的高度设计；还有一些城市的博物

馆实行周一不闭馆、延时开放，举办各类奇妙夜活动，

以精细的服务精神，让博物馆成为青少年校外文化流量

的一个重要入口。博物馆提供的服务，不应止于延长开

放时间，而应让博物馆不断完善教育功能，为公众尤其是

青少年群体提供集文化研学、历史遨游、沉浸体验于一体

的多样化、动态化的教育服务。

当下，青少年利用博物馆开展研学活动的机制正在

逐步形成，但内容和形式仍比较单一。博物馆对中小学

的教育供给需要常态化、丰富化，或者可以让其融入国民

整体教育体系，与学校教育密切合作互动。博物馆要充

分利用展品的情感性、传承性等，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文

化自信心，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去思考、去探索。

博物馆的教育也不该是孤立的，展教结合不能仅限

于实地参观阶段，还应包括参观前和参观后两个阶段，需

从三个阶段的角度，进行研学活动的一体化规划和实施，

在这方面的创新探索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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